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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镇化与数字化双重浪潮的推动下，农村随迁老人面临着空间流动下社会适应和身份失调的挑战。本

研究聚焦于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与身份协商问题，探讨其在城乡迁移过程中如何通过积极的日常实践应

对身份危机，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实现自我重构。研究发现，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中普遍遭遇“身

份超载”“身份断裂”与“身份悬置”三重困境，在此背景下，老人通过信息资本的转化、熟人网络的

跨地维系以及数字技能的再社会化，得以在日常生活中重建社会联结与自我认同。进一步地，身份协商

呈现出三种路径：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弹性”身份、平衡于客观期待与主观认同之间的“液态”身份，

以及立足于数字契约系统的“契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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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elderly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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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related to soci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dissonance resulting from spatial mobil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s of soci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this group, explor-
ing how they address identity crises through proactive daily practices during the urban-rural mi-
gr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self-reconstruction with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elderly migrants commonly encounter a triple dilemma of “identity overload”, 
“identity rupture”, and “identity suspension” in urban lif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y are able to 
rebuild social connections and self-identity in their daily live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
mational capital, the cross-regional maintenance of familiar networks, and the resocialization of 
digital skills. Furthermore, identity negotiation manifests through three distinct pathways: a “resil-
ient” identity that traverses urban and rural spaces; a “fluid” identity that balances objective expec-
tations with subjective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 “contractual” identity grounded in digital contrac-
tu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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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性压力影响下，传统“养儿防老”的双向互惠逻辑转变为“恩往下流”资源输送模式。农村随

迁老人出于帮助子女照看孩子、操持家务或养老的原因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其个人活动局限于子代家庭

空间范围内，普遍面临着自我概念的认知偏差与适应障碍。一方面，个体由家庭劳动力向退休群体转换，

另一方面，其角色亦从家庭决策核心退化为辅助性成员，面临着“角色丧失”(Role Loss)与“角色中断”

(Role Discontinuity)的问题。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正经历着深度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已全面渗透并重

塑了城市生活的运行逻辑与交往范式。对于刚刚脱离乡土语境的随迁老人而言，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等

数字平台已不再仅仅是远距离人际沟通的技术工具，而是成为其在异质化城市空间中获取公共资源、维

系社会网络并寻求情感补偿的核心介质。 
而关于身份的概念，身份指的是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

征的依据或尺度[1]，其能够确定个体关于自我的认知及对特定价值问题的立场和态度[2]。身份协商

(Identity Negotiation)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后由美国学者 Stella Ting-Toomey 引入传播

学研究，是指个体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空间背景下，围绕多元身份关系而展开的身份建构过程，目的在

于建立与环境的有效联系，维持身份认同的统一[3]。身份协商是一个动态过程，此中，个体通过与他人

的互动交流，维护、调整和挑战自我和他人的身份。通过身份协商，个体可以构建新的身份，获得理解、

尊重和支持[4]。基于此，本研究引入“身份协商”这一核心分析概念，旨在探讨农村随迁老人在历经空

间流转与遭遇结构性认同危机后，在技术的赋能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达到自我同一性和归属感，以确

立身份安全感。 

2. 文献综述 

现代社会中，个体围绕身份认同展开的身份协商具有普遍性。个体基于身份上的认同可以在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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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经验中形成连续性叙事，通过建构稳定的信任关系，个体能够建立抵御恒变环境中风险的安全体系

[2]。同时，个体身份往往是群体关系结构的缩影，身份基础和来源应源于具有共同的社会互动与文化的

群体，以为个体的身份认同提供内在动力。并且其指出，身份与乔治·米德(George H. Mead)的主客我理

论相似的，身份也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次，并且处于不断的互动中。客观身份是社会对个体的一种身

份要求，而主观身份是个体的一种主动建构，关系到情感与归属。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研究者较多的关注到了外部生活环境的变迁对于身份协商的影响。普遍认为

不能孤立地将人抽离出所处的空间，而是要结合具体空间进行具体分析，并较多的将注意力放在“移民”

群体。研究多聚焦于移民在不同空间之中的人地关系以及自我概念的特征[5]、个体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

关于自身身份建构的策略以及微观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带来个体身份认同的摇摆与转变[6]。在

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身份协商的研究更具有本土的特点，即更加看重其在社会关系和家中的影响。个体

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深嵌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自我更多作为发展和修缮人际关系的手段存在，可以

说，人们处理与自我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将发展家庭乃至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最终目的[7]。就情境而言，

家庭不仅是物质场所和情感空间，同时还包含社会秩序、性别分工以及代际权力。个人对于家庭的认同

离不开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但这种角色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与家庭成员不断互动、协商中形塑

[8]。农村随迁老人群体兼顾空间迁移和社会关系变动的双重特性，并处于中国特有的家文化与乡土文化

的双重视角下，其身份认同核心呈现子女家“局外人”与城市社区“陌生人”的双重困境，并且在晚年其

由家庭支柱、决策者变为辅助者，其生活重心转向家庭，由于退休和经济地位的缺失，其社会角色难以

进行代替和补充，自我概念就容易产生适应问题，因此本研究以农村随迁老人作为研究的对象。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类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展出关于自身的知识，并将它们与具体的“技术”

相结合进而生成认识自身的工具[9]。在数字化背景下，身份协商的场域已经超出了实体的情境，内嵌于

技术中[10]。其不仅是用复制技术进行传播沟通的一种社会设置，其同时具有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的特性，

具备了一种自我生产与自我扬弃的能力。它们不仅提供了自我表达与展示的工具，更内嵌了引导个体进

行自我审视、分类与管理的逻辑[11]。可以说，技术建构了一个社会个体展现、传播和获得认同的舞台。

个体在这个舞台中，通过特定的符号、叙事和行为进行自我呈现和互动，从而不断地确认、调整甚至重

塑自己的社会身份。 
综上，身份协商作为流动群体融入在地社会、建构社交网络、获得身份归属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

于身份协商的研究较多的关注到了跨国的移民群体，而对于城乡流动中老年群体的身份协商研究还不充

分。并且，有关于中国乡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多聚焦于地理迁移导致的家庭结构转型，而对农村老人晚

年的心理状态与自我认知和协调缺乏系统考察。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流动化背景下农村随迁老人的身份

困境与数字技术的作用，分析该群体在跨越城乡物理边界后，如何通过日常实践缓解多重角色困境并达

成身份协商。 

3. 空间流转：流动情境下随迁老人的身份危机 

空间并非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位移载体，更是个体意义建构与身份生产的核心维度[12]。地理流动性

涌现出复杂的主体性形式，流动包含离别、流转和社会网络延伸的动态过程，农村随迁老人从农村迁移

到城市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生态，而自我是一种关系性的成果，在与新环境、新个体的具身互动中

其具身体验与身份塑造也发生了变化，在多重地方性的交织影响下，老人的身份边界开始模糊，并在多

重角色的拉扯中陷入了深层的社会身份危机。 

3.1. 身份超载：核心决策者与多重照顾者 

流动群体的跨地方流动引致社会关系、权力的动态变化，个体身份、日常行为习惯等主体性内容便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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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性的影响下发生转变[13]。在乡村传统的权力格局中，老人往往作为家庭长辈或生产组织者存在，

其身份建构基于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与家族资历，具有较强的主体性与决策权。然而，现代城市生

活高度依赖于市场化的经济收入与现代知识体系，随迁老人由于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和现代生活技能的匮

乏，被迫完成了权力让渡，其角色亦从家庭决策核心退化为辅助性成员。传统“养儿防老”的双向互惠

逻辑也转变为“恩往下流”资源输送模式，代际支持的重心也通过空间流动实现了跨域转移[14]。农村随

迁老人出于帮助子女照看孩子、操持家务或养老的原因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其个人活动局限于子代“家”

空间领域范围内，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其身份被迅速功能化，沦为子女家庭中的照顾者。 
进入城市的子代家庭后，老人的生活重心几乎全部倾注于家庭内部的日常照料与代际抚育，这使其

在微观家庭场域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角色重压。这种身份的“超载”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的繁重，更体

现在角色期待的激增。在城市狭小的家庭空间内，他们必须扮演全职保姆、育儿专家、家政人员等多重

角色，以支持子代在城市职场中的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随迁老人的身份越来越被工具化为一种

功能性的存在，削弱了自我的独立性，使老人的主体意识被压缩在“后勤保障”的范畴内，陷入了角色

功能单一与劳动内容多重并存的身份困境。 

3.2. 身份断裂：乡土联结者与城市外来者 

个体的社会身份高度依赖于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中国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是空间

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流动意味着对原有空间的打破，意味着“脱域”，代表着旧有社会关系的打破[15]。
在以“熟人社会”为核心特征的乡村秩序中，老人凭借长期的地缘与血缘交往，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

他们不仅是乡村信息流转的关键节点，也是乡土社会资本网络的核心维系者，老人的身份认同与其所处

的村落结构中的功能性位序高度统一。然而，随迁过程引发的“脱域”，使其原有的社会资本难以在异

质性的城市空间中实现跨场域转化，进而引致身份的结构性断裂。 

在陌生的城市空间，农村随迁老人脱离了原生的社会支持系统，进入原子化的城市社区环境。由于

语言表达、生活惯习差异的影响，随迁老人在移居初期难以构建基于业缘或趣缘的新型社会关联，其在

乡村场域内积累的社会声望与互动规范，在城市秩序中面临失效。在物理维度上，随迁老人与城市居民

虽同处于一个居住空间，但在社会心理与互动层面却存在显著的隐性区隔，这种从熟悉关系到陌生的转

变，导致老人被隔离在城市话语体系之外，演变为脱离乡土与游离于城市社区边缘的外来者。 

3.3. 身份悬置：乡土归属者与家庭暂居者 

空间不仅是物理容量，更是情感与意义的载体，直接关乎个体的“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本体性安全感体现为个体对自我认同连续性的信心，以及对所处社会与物

质环境恒常性的基本信任。当空间作为一种稳定且具意义的客观存在时，它能为个体提供基于信任的可

靠性体验[16]。因此，空间不仅构成了生活的物质基础，更通过环境的恒常性支撑着个体的主体性认知，

是维持个体心理秩序与自我认同稳定的核心要素。在乡村，环境的恒常性源于邻里间的日常互动与熟悉

的景观，这种稳定性为随迁老人提供了心理安全感；而在城市，单元楼结构与陌生的邻里关系打破了这

种熟悉与恒定，阻断了老人原有的认知路径，无法提供情感的归属与价值的认同，造成了其在城市生活

中的疏离感。 
随迁老人的身份危机，在深层次上表现为空间认同的错位与心理归属的真空。在子代的城市家庭空

间中，随迁老人面临着空间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错位，尽管其与子代是共同居住，但由于房屋的产权性质、

装修风格以及日常生活节律均由子代主导，老人对该场域只能实现有限的改造。在这种受限的私人领域

内，老人不仅失去了对物质环境的全面控制感，更在心理上陷入一种“客居”或“寄居”的状态，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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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至次要的空间边缘。这种身体在场而心理归属缺席的状态，使得随迁老人的自我认同被卡在城乡的阈

限空间中，他们的身份既不属于完全的乡下人，也非真正的城里人，而是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浮的“悬

置”状态。 

4. 技术赋能：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再融入 

在数字化生存成为社会常态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更是个体重构社会关系与

自我认知的关键工具。农村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并非消极的被动调整，而是在数字赋能下一种具有

主观能动性的适应策略，其通过数字空间的场域调适，建立起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结与身份确认。 

4.1. 资本转化：数字赋能下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的借力 

在社会交换理论视域下，信息的占有与传递是资本转化的核心环节。农村随迁老人利用数字化手段

掌握健康资讯、社会福利或城市生存技能，并将其在家庭内部及同辈群体中进行主动传播时，信息的流

动便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属性，演变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稀缺资源。与此同时，老人在数字平台上有意

识的自我呈现，不仅重构了其积极、能干的个体形象，更通过信息的互利共享赢得了他人的认同与情感

依赖。在这种基于信息交换的社会互动中，老人所拥有的技术素养成功转化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威望，

使其从家庭生活中的被动受助者转变为具备资源调配能力的信息提供者。这种地位的跃迁显著增强了老

人在家庭决策与社区交往等资源分配场景中的话语权，从而在宏观的社会适应过程中实现了个体主体性

的重塑。 

4.2. 跨地维系：技术中介下的熟人网络修复与情感治理 

当现实社交网络因地理流动而发生断裂时，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虚拟在场成为随迁老人实现情感补

偿的核心机制。跨时空的网络维系本质上是个体能动的情感治理过程，老人通过参与家乡的日常琐事、

仪式见证及同辈群体的远程互动，有效对冲了空间流转带来的疏离感与身份焦虑。这种虚拟在场不仅是

信息的交换，更是社会关系的心理延展。不仅修复了因迁徙而受损的社会资本，更在心理层面提供了本

体性的安全感，使老人在城市生存中得以保持乡土身份的连续性，最终通过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交织，

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新锚定与心理秩序的自我重建。 

4.3. 再社会化：数字文明中的技能习得与社会适应 

再社会化是农村随迁老人通过内化数字文明规范与生活技能，实现角色转换与生存秩序重建的动态

过程，这一进程以数字化生存技能的习得为起点。农村随迁老人对数字工具的习得与应用，本质上是个

体向城市现代性体系靠拢、重构社会参与权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老人通过自主学习或代际反馈，逐

渐掌握移动支付、地图导航、在线预约挂号等数字技能。这些工具性实践打破了城市生活对老人的技术

壁垒，增强了其对现代都市环境的掌控感与自主性。随着技术门槛的跨越，老人的生活半径从子女的家

庭空间向开放的城市空间延伸，从被动的寄居者转向具备社会行动能力的城市参与主体，实现了社会功

能的局部修复与自我认知的重构。 

5. 身份协商：多元身份中的主体回归 

空间的迁移深度影响个体的行动逻辑、认知与情感体验，决定了人们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寻

自身定位[13]。在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中，个体往往承载着多重且异质的身份属性。身份协商正是农村

随迁老人基于自身生命历程与空间位移而采取的长期性建构策略，旨在实现主体性的重塑[17]。因此，考

察随迁老人的认同问题，需要将其置于较长的时间维度与复杂的空间背景下，透视其身份持续建构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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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动态过程。 

5.1. 穿梭于城乡二元认同之间的“弹性”身份 

个体的身份具有流动性与建构性，被赋予一个身份，就被指派到了世界中的某个具体位置上[18]。数

字时代身份的建构方式发生改变，人能够通过自主参与叙事身份，可以不再按照相对固定的时间脉络和

空间轨道来设定身份，而是进行一种灵活、场景化的弹性自我身份确定和身份认同[19]。对于随迁老人而

言，其面临的并非单一的城市化秩序，而是置身于城乡二元社会规范的交叉地带。在这种结构性张力的

影响下，他们的身份协商就具备一种适应城乡情境之间的“弹性”特征。随迁老人虽然从农村迁移到了

城市，但是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乡土的生活。例如，通过智能手机与微信群落高频度地关注乡音

乡情、介入家族事务的讨论，或是亲身参与家乡的婚丧嫁娶等传统的人情往来与仪式性活动，对其原有

社会资本的激活与再生产，此中乡土认同构成了其抵御城市生活不确定性的本体安全感，确保了自我认

同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再者，进入到城市子代家庭与公共空间，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需要在行

为和心理上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更多地褪去原有的社会显性特征，而适应子代的生活习惯与节奏，形成

一种适应城市情境的新的身份角色。因此，其身份协商表现出一种弹性机制，即个体能够在保留核心自

我概念和乡土文化底色的前提下，通过边界的灵活伸缩与情境化的角色切换来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认同

冲击，重新确立自身的社会坐标。 

5.2. 平衡于客观期待与主观认同的“液态”身份 

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当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与归属感在既有社会结构

中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个体便会采取积极的身份管理行动，通过意义重构来确立有利于维持自我价值

的身份属性[20]。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现代社会中的身份是一种“液态”的存在，其本质并非固定

不变的，而是流动的、不稳定的，个体能够通过主动的身份管理行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持续重

构身份的内涵，以应对客观期待与主观价值之间的矛盾[21]。在随迁语境中，农村老人在子代家庭上被期

许承担家庭劳动与育儿辅助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要求，而老人主观上则渴望维持其作为独立社

会成员的尊严感与价值感。为调和这一矛盾，随迁老人在技术使用中通过非正式的微观实践来进行认同

的自我赋权，而展现出一种避开结构制约的“液态”特征。他们不再仅仅将家庭照料视为一种被动的体

力付出，而是通过主动的意义赋予，将其转化为证明自身家庭价值、维系代际情感的主动行动，比如在

媒体上展示个人和照料孙辈的日常，将生活赋予仪式感。同时，在繁重的家庭功能之外，他们利用闲暇

时间参与线上生活，积极开拓游离于家庭角色之外的个人空间。这种不断流变、渗透的身份管理策略，

使得老人能够在被高度工具化的客观期待与追求主体独立的内在需求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从而恢复

自我效能感。 

5.3. 立足于数字技能与线上生活的“契约”身份 

亨利·梅因(Henry Maine)提出的“契约社会”论点探讨了社会从基于血缘和习俗的传统结构向基于

法律和契约的现代结构转变的过程[22]。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时间与空间得以分离，人们部分地将传统社

会里系于定居地点的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投射到了普适性的抽象契约系统中，由此形成了一种“契约

身份”认同——人们认同的对象实际上已经不是特定的场所，而是隐藏在场所形式下的信任及契约关系

[23]。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从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到公共交通、医疗预约，一套基于契约与系统信任的数

字化运行逻辑，构成了都市日常生活顺利开展的基础性条件。数字技术不仅是信息获取的工具，更是执

行与维系现代社会契约的中介。农村随迁老人在主动接入和子代反哺下逐步掌握智能手机的操作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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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服务程序，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与现代城市的抽象系统建立信任关系。其作为现代契约的执行者与

参与者，数字技能的习得极大地拓展了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行动空间，帮助他们打破因物理空间收缩而

造成的社会隔离，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通过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场域中获取便利、完成交易并建立新

的社会联结，老人不仅重构了条理化的生活秩序，更在技术赋能下重获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自信心。 

6. 结论与讨论 

在城镇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浪潮下，农村随迁老人在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空间流动的过程中，普遍遭遇

着多重身份困境。然而，这一群体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在日常实践中主动适应新环境和现代数字生

活的积极行动者。其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重新获得家庭与同辈群体中的话语权；依托移动互联

平台跨地维系熟人网络，进行情感补偿；并通过内化城市数字生活规范，实现了再社会化，成为自主积

极的城市参与主体。在此过程中，随迁老人的身份协商呈现出“弹性”“液态”与“契约”三种策略性路

径，共同构成了其在流动语境中实现主体性回归与社会再融入的动态机制。 
然而，数字赋能也并非没有局限性与负面影响。老年群体在数字技能的习得的过程中受制于生理衰

退、教育水平以及技术产品的适老化不足，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学习成本，部分老人甚至被永久阻隔在

数字门槛之外。再者，数字生活也可能会带来个人信息安全泄露、网络诈骗、过度依赖虚拟交往而弱化

现实联结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也需要去思考这种“赋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村随迁老人

在城市社会分层中的边缘位置。除了利用数字技术在微观的日常层面帮助老人获得便利与认同外，更需

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便携性的宏观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支撑，共同构筑真正包容的老龄友好社会。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随迁老人身份协商的微观逻辑与能动路径，但未能全面涵盖深度数字鸿沟下的边

缘群体，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并深入探讨不同的老年群体在数字赋能下的差异化境遇。同时，随着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迭代，老人的身份建构场域将持续拓展，其身份协商的新形态与新机制

值得深入关注，以期构建技术温情的数字化老龄友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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